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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经过强渡嘉陵江战

役后，在涪江地区休整、扩红、筹粮。根据敌人的进

逼形势及中央红军的行动，红四方面军制定了《开展

与巩固松理茂赤区》的计划，决定西进岷江流域，在

岷江上游的松潘、茂县、理番（今理县）、汶川、懋功

（今小金县）地区打开局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土门，地处茂县东部，是北川西出的战略要地，

犹如一条狭窄的咽喉，隘道沿着土门河蜿蜒前行，

越过土地岭便能直达茂县。它是岷江与涪江两江

上游地区的主要通道，更是红四方面军西进茂县的

唯一生命线。然而，在国民党部队眼中，这里却成

了他们合围红军的“理想之地”。

川军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为保住防区，筹划构

筑土门封锁线，任命二十八军第五师副师长兼第十

三旅旅长陶凯为松理茂懋汶屯区“剿匪”指挥，第五

旅旅长黄绍猷为副指挥，共抽调8个团直指土门，企

图封锁隘路。4月底，陶凯所部如潮水般涌向土门

及土地岭地区，梯次纵深设防，设置了三道坚不可

摧的防线，每一个阵地都重叠配备各种火力，多为

路易式机枪和迫击炮，形成密集交叉火力网。同

时，他们还控制着屯殖军马队于干沟附近，以8个正

规团并辅以近万地方武装，封锁土门要隘，堵住北

川河谷西面关口。在邓锡侯看来，即使红军来攻，

他们也能负隅自固，稳如泰山。

然而，红四方面军并未被吓退。为达成“松理

茂”计划，红四方面军针对敌军兵力部署，制定出作

战策略：第一步，南打夺取佛泉山、千佛山、观音梁

子，控制北川河谷，造成红军攻打成都的态势，以吸

引和调动川军主力。第二步，突破土门要隘，主力

乘胜西进。

红九军二十五师，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八十九

师，以及妇女独立师等相继进入北川，分兵向佛泉

山、千佛山方向运动。5月1日，红军发起攻势，溃敌

一部，占领墩上，又夜袭蔡家咀守敌，拔除了敌军据

点，并于2日占领东岳宫。3日，红军击溃川军一部，

占领了凉风垭，打开了千佛山、佛泉山一线的突破

口。4日，包围了从漩坪撤至佛泉山的敌军残部，凭

借密林掩护发起进攻，一鼓作气攻上山顶，生擒守

敌大部，占领了佛泉山主峰龙宫殿及其周围的制高

点，打破了川军守备北川河谷的计划。5月10日歼

敌一个团，占领了千佛山主峰佛祖庙。至此，红军

牢牢控制了千佛山、佛泉山等北川河以南的战略要

地，使敌人失去了所谓川西平原的“天然屏障”，造

成了南取成都的形势，给敌人以极大震动。

向南行动目的达到后，红四方面军立即发起了

对敌人土门封锁线的攻击。

红军经过侦察摸清敌情后，决定集中兵力先攻取

敌人的主阵地观音梁子。5月15日拂晓发起攻击。攻

击部署是：先以红二六五团一个营夜间突袭敌主峰阵

地，红二十五师两个团担任正面主攻，红二十七师一

部和二六八、二六五团迂回敌两侧，实行包抄。

战斗，从一开始就十分激烈。

夜幕低垂，一片寂静。红二六五团的战士们悄无

声息地朝着敌人的阵地摸去。当接近敌前沿阵地时，

随着一声低沉有力的“冲”字，战士们如猛虎出笼，呐喊

着冲向敌人。刹那间，原本寂静的夜色被彻底打破，

枪声、炮声、手榴弹爆炸声、喊杀声，震天动地，仿佛

要将整个山谷掀翻。仅仅两小时后，红军战士们成

功突破敌前沿阵地。红二六三团奉命扼守阵地，坚

决阻止敌军反扑。战士们迅速在阵地上构筑起简易

的防御工事，牢牢地坚守在阵地上，任凭敌人如何疯

狂进攻，都丝毫不曾动摇。

其他部队则乘胜追歼敌人，势不可挡地压向朝

着敌阵。只见红旗所指之处，部队如同潮水般迅速

推进。在激烈的战斗中，不少同志倒下了，鲜血染

红了脚下的土地，但无一人后退。有个营长，始终

冲在队伍的最前面。他身姿挺拔，仿佛一把锋利的

宝剑，直插敌人的心脏。突然“砰”的一声响，他的

腿部中弹负伤，鲜血顺着裤腿流下，染红了一大片

土地。但他不顾战友们的劝阻，坚决不让同志们抬

下山。他咬着牙，强忍着剧痛，伏在一块石头上，继

续指挥战斗。他的声音虽然有些虚弱，但充满了力

量，每一个指令都清晰而坚定，让战士们仿佛吃了

一颗定心丸。红二六八团有一个年仅15岁的小司

号员，他身矮体弱，在陡峭的山路上艰难地攀爬

着。爬到半山腰时，他累得气喘吁吁，脸色苍白如

纸，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巨

大的努力，呼吸急促而紊乱，仿佛拉风箱一般，豆大

的汗珠从额头滚落下来，湿透了他的衣衫。这时，

一个高个子战士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他毫不犹豫

地蹲下身子，将小司号员背在背上，继续跟随进攻

部队前进。

在嘹亮的号声中，红军指战员们如虎添翼，士

气大振，纷纷冲向敌群，与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的

白刃战。战士们挥舞着手中的大刀、长枪，与敌人

展开了殊死搏斗。刀光剑影闪烁，鲜血飞溅，喊杀

声震天。每一次碰撞，都伴随着一声惨叫；每一次

挥砍，都带着对敌人的仇恨和对胜利的渴望。

鏖战至中午时分，天空中突然传来了敌机的轰

鸣声。几架敌机如恶狼般临空投弹，企图对红军部

队进行轰炸。山谷中多林木岩石，部队易于隐蔽，

敌机难以投准目标。炸弹在山谷中爆炸，扬起阵阵

尘土，但并没有对红军部队造成太大的伤害。有一

架看上去很小的敌机，为了寻找目标，竟然在红军阵

地上空超低空飞行，仿佛伸手就能触摸到。战士们

纷纷举枪迎击。红三十军八十九师政治委员郑维

山，一把从通信员手中接过小金钩马枪，熟练地端起

枪，瞄准敌机，果断地扣动了扳机。“砰”的一声枪响，

一颗子弹如流星般射向敌机。不知是被击中还是飞

机发生故障，那架敌机发出一阵嚎叫，如同受伤的野

兽一般，在对面一座山上坠毁，燃起了一团熊熊大

火。其他敌机见状，吓得惊慌失措，狂轰滥炸一阵之

后，便从山头掠过，朝着南方狼狈地飞去。

午后2点左右，红军经过艰苦的战斗，终于攻占

了观音梁子主阵地。敌人不甘心失败，连续发起反

击，企图夺回阵地。他们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冲

锋，但都被红军战士们击溃了。红军战士们如同坚

固的磐石，坚守在阵地上，让敌人的每一次进攻都

化为泡影。

16时许，红军兵分两路攻取土门。一路翻越冷

水坪，出大沟口；一路自老君山直指雨淋磴。这一攻

势如同伸出两条铁臂，势不可挡，把包括土门在内的

敌军右翼阵地团团围住。这时，占领墩上、桃坪等地

的红军部队也赶来支援，形成了南北夹击敌人之

势。那场面，如同天罗地网一般，让敌人无处可逃。

敌人的防线在红军的强大攻势下，迅速被击

破。红军战士们迅速分割包围敌人，将敌人分割成

一个个小块，使其各不相顾，纷纷乱窜。

战斗持续到16日早上，红军终于全部摧毁敌人

土门封锁线，陶凯率残部狼狈逃窜。整个北川土门

通道掌控于红军手中。

蒋介石的参谋团十分恼火，严电刘湘趁红军立

足未稳进行全线总反扑，限期夺回佛泉山、千佛山

阵地，堵截红四方面军西进岷江流域。川军邓锡

侯、孙震、王缵绪等收整30多个团，分别从绵阳、江

油、绵竹、灌县等地压过来。留在佛泉山、千佛山一

线坚守阵地的红四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以坚韧

不拔的意志，凭险据守，与敌人浴血拼搏。7 月中

旬，守卫阵地的红军完成牵制和掩护任务，才完全

撤离千佛山全线阵地。

从 4 月底至 5 月 22 日，红四方面军歼敌 7 个团

和部分地方武装，彻底粉碎了土门封锁线，胜利进

入了岷江上游地域。 （来源：州委党史研究室）

■代亮

河西沦陷，吐蕃苛政，沙州百姓隐忍求生，

张议潮暗中蓄力，归义军光复故土——电影背

景的每一个点都大有可为，可《敦煌英雄》偏偏

绕开了这些。它借来“归义军”的壳，却把历史

碾成一条悬浮的公路；它请出敦煌，却让敦煌

沦为魔幻闯关的布景。四人送信小队一路被

追杀，最终靠神迹翻盘，这不是归义，这是魔

改；这不是英雄，这是虚无。于是，真正被辜负

的，不是某个角色，而是敦煌。

在我看来，《敦煌英雄》从本质上就不是一

部历史片，只是一部借晚唐归义背景包装的魔

幻公路冒险片。其对于安史之乱后河西沦陷、

吐蕃苛政虐民、沙州百姓隐忍求生、张议潮暗

中蓄力、起兵光复故土的核心脉络一概浅尝辄

止、模糊带过。它仅仅借用了“归义军”“沙州

复国”“千里赴唐求援”的历史外壳，掏空了所

有的时代与精神内核，将厚重的晚唐乱世背

景，变成一场悬浮的闯关冒险舞台。

更进一步说，电影所谓的小队设定可以放

到任何同类型的公路片中，主创并不走心，他

做的只是把模板嵌套进敦煌背景中，这也直接

导致影片的剧情逻辑混乱。片中的反派手握

攻城主动权，却全程对主角们穷追不舍，无视

主战场的战事推进。这种刻意制造冲突、为了

冒险而强行追杀的设定，没有半点军事逻辑与

战局常识，整部影片的戏剧冲突完全依靠主创

的主观臆断强行支撑，一旦剥离这套强行制造

对立的无脑追杀套路，整个故事便不成立。

叙事逻辑的错位，最终造成影片英雄内核

的彻底偏移，让真实厚重的历史英雄，沦为虚

无空洞的影视符号。主角们的冒险从头至尾

都是在编剧可控的舒适圈里，却承载不了历史

上的归义军，“归义”二字所蕴含的静默而漫长的忠诚。公

路冒险的紧张与归义军的历史悲壮之间，存在着本质的错

位。影片越是把重心放在生存冒险上，就越是远离了那个

真正打动人的历史内核；因此找援军也好，找所谓伏火雷也

罢，整部电影从中段起就失去了灵魂。

电影到这里，我尚觉整个故事是散的，有些艺术加工，

但还没有离谱到一无是处的地步，我琢磨着电影怎么收尾：

或是复刻历史中归义军自力更生、绝地自救的坚韧，或借反

派疏漏完成战局反转，或让小人物用牺牲诠释平凡英雄的

大义。但最终结局彻底打破所有合理预期，把荒诞感推向

顶峰——类似《魔戒》亡灵大军降临的模式，以魔幻神迹强

行扭转战局，靠信念创造奇迹的唯心设定，令人目瞪口呆。

这种不伦不类的魔幻结局，照搬西式奇幻套路，硬给一段真

实悲壮的中国历史史诗，套上了玄幻开挂的烂俗外壳。

由此，《敦煌英雄》的问题已不是某一个环节的失误，而

是整套创作理念的系统性错位。电影虽然在服装道具上下

了功夫，但精良的工业外壳撑不起跑偏离谱的创作构思。

马伯庸擅长的“小人物、大历史”叙事配方，在之前的很多影

视剧集中屡试不爽，但这套配方核心是：小人物的真实鲜

活、历史背景的扎实落地、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的深度绑

定。而在本片中，彻底跑偏的创作，让所有人物都失去了真

实底色，他们的挣扎、坚守、牺牲不再贴合乱世家国的大义，

只剩服务魔幻冒险剧情的工具人。

对于晚唐归义军这段可歌可泣、独一无二的悲壮史诗

而言，平庸的改编尚且可惜，而这种本末倒置、胡编乱造的

虚无英雄，辜负了敦煌，也远比平庸更令人反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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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
英
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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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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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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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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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

■徐晟 文/图

“江南的风景是水写的。”只这一句，人就被带

进一片潮湿而明亮的光阴里。时国金的《江南归

处》写的正是这样的水：圩乡的水，塘沟的水，月光

浸透的水，也是人心里一生流不干的归处。

全书分四辑，从“月光、鱼和圩乡的水”写到“隔

着时光的芬芳”，从“雪落荷塘”的亲缘生死写到“物

言春秋”的敬亭、宛溪与宣城文脉。它记自然风貌、

岁时风物、渔耕生活、民俗传统，也记谢朓、李白、梅

尧臣留下的山光水影，记革命往事、历史遗迹与乡

土伦常。看似是日常札记，实则是一个儿子、一个

村人、一个后来在远方回望的人，把故土一页页摊

开在灯下。

最动人的，是书里那种不喊痛的深情。写父

亲，他说：“平时有父亲在，不觉得轻重，走了，就觉

得失去了一座大山。”这句话像钝刀子，慢，却准。

人到中年，谁都懂：父母不是山里的风景，而是山本

身；山在时，我们忙着看云，山没了，才忽然明白路

从哪里起，又在哪里断。作者写“我的那些奶奶”，

写老芋头的“山海经”，写没有绽放的花朵、生死一

瞬，都把家族伦理落到烟火细处。它没有把乡村写

成田园标本，也没有把亲人供成牌位，而是让他们

带着汗味、泥味、鱼腥味和旧脾气活在纸上。读到

这里，我想起自家饭桌上那只缺口粗瓷碗，想起长

辈重复千百遍的叮咛；原来所谓乡愁，不是风景多

好，而是有人曾把你放在心尖上。

书中最耐品的，是“水”带来的思考。圩乡给

了作者鱼、稻、荷花、橹声，也给他出走的路。他

说：“人生是从一场村庄向城市的出走，又是一次从

城市向村庄的回望。”这句话可作全书的骨。村庄

是母体，也是童年；城市给人灯火，也给人失眠。

作者并没有简单赞美归隐，也没有否定远方。他

写“捞田缺”的雀跃，写银亮的鲫鱼在网兜里活蹦

乱跳，也写鲤鱼错把秧田当龙门，几天后“永远告

别那一汪清澈的沟水”。这是多轻的笔，多重的命

意：人何尝不是一条条鱼，顺缺口而下，争那一点

活水；有的跃过去，有的搁浅在稻田的泥里。生态

变了，沟渠瘦了，村庄折叠进楼群与车流，可记忆

偏要固执地返青。

写宣城一辑，又可见地域文化的厚度。李白

“一生低首谢宣城”，作者隔着千年替我们接住那

点意气：山晚望晴空，双桥落彩虹，北楼临风，诗心

不老。可贵在他不把古迹写成导游词，而把谢朓、

李白、梅尧臣请回水边，让诗与人重新照面。于是

敬亭不只是一座山，宛溪不只是一条水，它们像老

家的门楣，旧了，仍认得归人。这样的文脉不是高

阁上的灰尘，而是落在乡音、节令、酒气、柳色里的

热气。

读罢合卷，心里会浮起那片“白帆点点”的水。

它未必是我们每个人的江南，却是每个人心里都有

的圩乡：有母亲的瓦房，有父亲的沉默，有清晨的沟

水，有暮色里的犬吠。时代催人上路，幸好还有这

样的书，替我们留住一间可回头的茅舍。愿我们走

过半生，仍能认得自己的倒影；愿水面起风时，有人

温酒，有人唤乳名，月色落在塘上，一落，便是归人。

土门攻守战

圩乡月色最归人
——读《江南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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